
回
憶
王
應
文
叔
叔

回
憶
王
應
文
叔
叔

回
憶
王
應
文
叔
叔

回
憶
王
應
文
叔
叔

這
篇
文
章
其
實
早
該
寫
了
，
只
是
至

今
我
仍
覺
得
祂
還
在
，
總
覺
得
我
隨
時
可

以
去
祂
的
協
會
天
南
地
北
的
聊
天
，
突
然

發
現
王
叔
已
經
離
開
我
們
四
個
月
了
，
雖

是
我
們
忘
年
之
交
，
可
是
仔
細
算
來
又
有

兩
代
交
情
，
不
得
不
重
拾
荒
廢
已
久
的
鈍

筆
，
寫
一
篇
我
與
王
叔
的
一
些
小
故
事
。

還
記
得
小
學
五
、
六
年
級
時
我
看
過

一
本
書
，
叫
做
︽
國
民
革
命
忠
烈
錄
︾
收

錄
了
許
多
革
命
志
士
的
故
事
例
如
陸
皓
東

、
張
自
忠
等
許
多
令
人
耳
熟
能
詳
的
大
人

物
，
最
後
一
個
是
介
紹
王
生
明
上
校
。
當

時
的
我
從
來
不
知
道
有
這
一
號
人
物
，
而

當
我
看
完
一
江
山
戰
役
打
到
尾
聲
時
，
王

司
令
以
最
後
的
手
榴
彈
自
爆
殉
國
時
，
令

我
震
撼
不
已
，
真
是
軍
人
典
範
，
好
漢
一

條
。
當
時
為
民
國
七
十
年
左
右
，
也
不
過

是
不
到
三
十
年
前
的
事
，
當
中
有
一
張
王

司
令
全
家
福
的
照
片
，
其
中
有
個
男
孩
就

是
王
叔
，
這
就
是
我
對
祂
最
初
的
印
象
。

再
來
我
讀
了
軍
校
，
學
了
戰
史
及
讀

了
一
些
書
對
一
江
山
戰
役
乃
至
於
整
個
大

陳
島
的
作
戰
有
了
初
淺
的
認
識
，
直
到
民

國
九
十
五
年
我
父
親
過
世
。
父
親
是
在
警

備
總
部
退
伍
的
，
當
時
熱
心
的
老
同
事
傅

二
元
叔
叔
︵
本
軍
烈
士
傅
大
元
上
校
之
弟

︶
，
帶
著
一
份
警
總
舊
屬
名
冊
，
要
我
勾

選
他
好
去
發
訃
文
，
忽
然
發
現
﹁
政
戰
部

王
應
文
﹂
。
心
想
，
﹁
原
來
您
跟
我
爸
是

老
同
事
啊
！
﹂
公
祭
當
天
祂
有
沒
有
來
我

並
沒
有
特
別
注
意
，
當
時
心
亂
如
麻
，
也

心
力
交
瘁
，
那
時
的
我
剛
升
少
校
準
備
娶

妻
，
本
該
因
雙
喜
臨
門
而
熱
鬧
慶
賀
的
，

竟
遭
逢
父
親
驟
逝
，
令
我
不
知
所
措
。
後

來
在
許
多
人
的
支
持
下
，
我
如
期
結
婚
，

並
回
部
隊
繼
續
帶
兵
。

直
到
民
國
一○

三
年
我
在
某
軍
校
擔

任
學
務
處
長
，
我
始
終
認
為
培
養
下
一
代

的
年
輕
幹
部
，
需
樹
立
典
範
，
所
以
我
對

學
生
班
隊
的
訓
導
課
程
特
別
重
視
，
常
常

直
接
出
席
指
導
，
也
順
便
教
育
隊
職
幹
部

。
直
到
有
一
天
，
我
的
學
長
當
時
在
國
防

大
學
服
務
莊
國
平
上
校
跟
我
說
，
民
國
一

○

四
年
是
一
江
山
戰
役
六
十
週
年
，
國
防

部
決
定
擴
大
辦
理
各
項
紀
念
活
動
，
他
跟

我
說
他
主
要
負
責
學
術
研
討
會
與
向
總
統

簡
報
該
戰
役
，
時
常
去
向
王
應
文
先
生
請

益
。
我
聽
了
之
後
非
常
感
興
趣
，
就
請
託

學
長
代
為
介
紹
，
有
空
去
拜
訪
祂
，
學
長

一
口
允
諾
，
並
且
很
快
的
就
帶
我
去
帶
訪

祂
，
結
果
我
們
相
見
恨
晚
。

原
來
王
叔
退
伍
後
就
成
立
了
﹁
一
江

山
戰
役
協
會
﹂
並
自
任
理
事
長
，
協
會
的

工
作
主
要
是
聯
繫
遺
族
的
感
情
與
發
揚
一

江
山
精
神
，
祂
並
無
任
何
金
援
，
艱
苦
的

支
撐
著
，
而
我
父
親
也
擔
任
過
﹁
中
華
民

國
青
年
軍
協
會
臺
北
縣
分
會
﹂
的
理
事
長

，
自
然
十
分
熟
稔
。
有
了
這
層
關
係
，
祂

對
我
這
個
晚
輩
自
然
厚
愛
有
加
，
我
也
直

接
叫
祂
王
叔
叔
，
更
增
加
了
一
份
親
切
感

。
後
來
我
才
知
道
祂
是
復
興
崗
十
一
期
新

聞
系
的
大
學
長
，
而
我
是
四
十
二
期
的
小

老
弟
；
我
們
兩
人
不
但
是
叔
姪
關
係
，
更

是
學
長
與
學
弟
。

之
後
我
就
常
去
祂
的
協
會
，
就
是
一

棟
小
屋
，
坐
在
破
舊
的
沙
發
上
，
天
南
地

北
的
聊
天
，
當
然
祂
最
常
講
的
還
是
祂
父

親
，
說
祂
父
親
當
父
親
時
是
如
何
的
慈
愛

，
作
戰
時
如
何
的
英
勇
。
祂
登
上
過
一
江

山
島
祭
祀
祂
父
親
，
並
曾
站
在
疑
似
指
揮

所
上
，
當
然
父
親
的
屍
骨
早
已
不
知
去
向

，
所
以
祂
撿
拾
了
幾
發
彈
殼
及
一
些
彈
片

，
作
為
父
親
的
遺
物
，
了
卻
心
中
的
遺
憾

。
之
後
祂
多
次
登
島
祭
拜
，
均
痛
哭
失
聲

，
顯
見
其
孝
心
及
對
父
親
的
景
仰
。

祂
說
一
次
去
大
陸
參
訪
時
，
對
方
刻

意
安
排
當
時
攻
一
江
山
總
指
揮
張
愛
萍
的

兒
子
張
翔
少
將
餐
敘
，
上
一
代
打
得
你
死

我
活
，
下
一
代
居
然
可
同
席
吃
飯
，
真
是

‧‧

王
鳴
中

王
鳴
中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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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化
弄
人
。
張
翔
對
著
王
叔
說
：
﹁
您
父

親
是
好
樣
的
，
要
是
國
民
黨
每
個
將
軍
都

像
老
爺
子
一
樣
，
來
臺
灣
的
恐
怕
是
共
產

黨
。
﹂
斯
言
壯
哉
，
能
在
敵
手
口
中
獲
得

如
此
高
的
評
價
，
也
不
枉
戎
馬
一
生
。

王
叔
機
敏
過
人
，
尤
其
是
記
憶
力
非

常
好
，
對
於
祂
經
歷
過
的
任
何
事
物
，
總

是
印
象
鮮
明
，
說
起
來
滔
滔
不
絕
，
而
且

彷
彿
都
有
畫
面
一
樣
，
跟
他
聊
天
非
常
精

彩
，
好
像
上
了
一
節
遷
臺
近
代
史
的
課
。

尤
其
對
人
物
的
臧
否
、
事
情
的
看
法
往
往

有
獨
到
見
解
。

他
認
為
同
在
臺
灣
島
上
的
所
有
人
，

都
應
該
不
分
彼
此
共
同
打
拼
，
所
以
祂
成

立
了
﹁
中
華
渡
海
興
臺
會
﹂
。
祂
的
父
親

是
為
了
保
臺
而
戰
死
，
祂
也
為
這
塊
土
地

奉
獻
一
生
，
其
寬
闊
的
心
胸
與
對
國
家
的

熱
愛
，
令
人
肅
然
起
敬
。

後
來
我
請
他
到
我
們
學
校
講
演
，
祂

不
但
用
心
準
備
，
還
自
製
圖
板
、
地
圖
、

兵
力
部
署
圖
，
談
祂
父
親
及
當
時
的
國
際

形
勢
、
兩
岸
敵
對
態
勢
及
將
士
出
征
在
外

家
屬
的
心
境
，
演
說
非
常
精
彩
。

結
束
時
全
校
師
生
起
立
鼓
掌
，
表
達

敬
佩
之
意
，
我
也
完
成
了
我
任
處
長
期
間

對
精
神
教
育
的
最
後
一
塊
拼
圖
，
讓
學
員

生
知
道
，
真
正
的
先
賢
先
烈
離
我
們
並
不

遠
，
不
是
書
上
的
故
事
，
而
是
參
與
其
中

的
人
，
向
我
們
訴
說
如
何
成
為
一
個
令
人

尊
敬
的
軍
人
。

王
叔
長
得
十
分
瀟
灑
，
總
是
一
襲

唐
裝
配
著
梳
得
整
齊
的
油
頭
，
面
對
各

類
型
訪
問
，
侃
侃
而
談
，
每
次
談
到
基

隆
碼
頭
與
父
親
離
別
那
段
，
總
是
痛
哭

失
聲
，
無
法
自
己
。

後
來
我
回
軍
任
職
，
再
沒
升
遷
，

祂
比
我
還
著
急
，
四
處
打
探
請
託
；
不

過
我
深
知
自
己
有
幾
斤
重
，
對
於
祂
的

厚
愛
，
只
有
心
存
感
激
。
後
因
工
作
較

為
忙
碌
，
我
也
較
少
去
請
益
，
但
祂
仍

叔
已
經
仙
逝
。
當
祂
拖
著
病
體
堅
持
參
加

所
有
活
動
。
我
敬
佩
祂
超
強
的
意
志
力
，

在
所
有
事
情
處
理
妥
當
、
無
罣
礙
時
，
翩

然
離
去
。
祂
對
國
家
的
熱
愛
及
對
父
母
的

孝
順
，
雖
無
赫
赫
戰
功
，
也
未
成
就
什
麼

偉
大
的
事
業
；
但
我
們
的
國
家
及
社
會
不

就
是
這
一
群
人
默
默
支
撐
起
來
的
嗎
？
與

王
叔
這
幾
年
的
交
流
，
我
們
的
想
法
或
許

不
一
樣
，
但
總
能
擦
出
相
當
的
火
花
。
如

今
他
已
不
在
，
我
少
了
一
個
可
以
聊
天
的

對
象
。
祂
是
英
雄
、
是
忠
烈
之
後
，
與
他

相
交
並
不
是
為
了
沽
名
釣
譽
，
只
是
覺
得

不
過
二
、
三
代
前
發
生
的
戰
事
，
早
已
為

國
人
所
淡
忘
，
不
禁
喟
嘆
。
我
希
望
自
己

能
承
繼
王
叔
的
精
神
，
為
國
軍
衛
臺
戰
史

能
盡
點
心
力
，
讓
後
人
皆
知
，
沒
有
一
代

一
代
國
軍
的
接
力
奮
鬥
，
怎
有
今
日
的
民

主
成
就
！

作者沒想到見王應文王叔的最
後一眼竟然是在莒光園地的節
目中，看著王叔憔悴的病容，
他心疼不已，但也無能為力。

不
時
掛
心
，
總
會
主
動
打
電
話
來
罵
，
﹁

臭
小
子
都
不
見
了
﹂
。
去
年
七
月
我
最
後

一
次
去
拜
訪
祂
，
祂
突
然
說
得
了
癌
症
，

已
經
在
化
療
，
來
日
無
多
了
。

當
時
我
看
祂
除
精
神
差
點
外
，
頭
腦

、
反
應
仍
很
敏
銳
，
總
覺
得
會
慢
慢
改
善

的
。
祂
跟
我
說
國
防
部
已
經
在
籌
備
一
江

山
戰
役
六
十
五
週
年
紀
念
了
，
祂
一
定
要

撐
到
那
個
時
候
。

那
次
分
開
之
後
，
我
跟
莊
國
平
多
次

要
去
探
視
祂
，
皆
被
婉
拒
，
祂
一
生
好
強

不
願
讓
我
們
看
到
祂
的
病
容
。
直
到
今
︵

民
國
一○

九
︶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國
防
部
辦

完
活
動
後
，
莒
光
園
地
有
播
出
相
關
報
導

，
我
才
看
到
王
叔
，
被
病
魔
折
磨
得
不
成

人
形
，
除
了
心
疼
也
無
能
為
力
，
只
能
暗

自
禱
告
希
望
祂
不
要
有
太
多
的
痛
苦
。

二
月
六
日
莊
國
平
學
長
通
知
我
，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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